
在湘东宏阔的山水画卷
中，茶陵是一处被造物主精心
布设的棋眼。洣水自罗霄山脉
奔涌而来，北行两百余里贯穿
全境，与巍峨的云阳山互为借
景，在这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
的天险之地，勾勒出茶陵最初
的轮廓。

公元1637年的那个正月，
旅行家徐霞客从江西踏雪而
来。在《楚游日记》中，他惊叹
于云阳山的空灵澄澈，更在三
日的驻留中，用脚步丈量了这
座城市的肌理。但他或许未曾
深究，眼前的山川形胜，实则
是茶陵历史最宏大的叙事背
景——为了在这片多水且多
战之地生存，茶陵人穷尽千年
智慧，上演了一场从土城到石
城的防御史诗。

土垒的序章：
从“茶王”到“马王”

茶陵的建置史，是一段在
泥土中摸索的早期记忆。

据《史记》与《汉书》记载，
早 在 西 汉 初 年（公 元 前 202
年），茶陵便已置县。1954年长
沙西汉墓出土的“荼陵”（荼为
茶的古字）古印，为这个古老的
名字提供了确凿的物证。然而，
真正让茶陵在历史上留下“筑
城”印记的，是汉武帝元朔四年
（公元前125年）的一场分封。

那一年，长沙定王之子刘
訢（一作刘欣）受封为茶陵节
侯，茶陵县升格为侯国。为了彰
显诸侯的威仪并巩固统治，刘
訢在一个三面丘冈环抱的山冲
里（今火田镇莲溪村一带），夯
土为墙，筑起了一座“茶王城”。

这座土城是茶陵作为政
治中心的初啼。虽然侯国因刘
訢之子无后而短命，茶王城也
最终随着隋灭陈的战火而废
置，但它留给茶陵的遗产却意
外地温情。刘訢在位时“在国
宽慈”，死后被吏民世代追思。
即便在千年后的宋朝，他仍被
屡次加封为“广利侯”“广利
公”“明灵公”“威护公”“仁惠
公”“孚佑公”“昭应公”“英惠
王”“广泽王”……作为一个封
建领主，他或许并没有惊天动
地的伟业，仅凭“轻徭薄赋”这
一项德政，便在百姓心中筑起
了一座比土墙更持久的丰碑。
至今，在茶陵部分乡村仍可见
到被称为“灵孚庙”的土地庙，

“灵”“孚”二字正源于刘訢身
后所受的众多封号。

时光流转至五代十国，天
下大乱。茶陵因地处湘赣要冲，
再次被推向了战争的前沿。

这一次的主角是楚王马
殷。这位出身木匠的乱世枭雄，
为了保卫富庶的楚国腹地，防
御东面吴国的威胁，于后唐长
兴年间（约 930—933 年）派遣
其孙马宏芳屯兵茶陵。他们在
今高陇镇古城村修筑了一座军
事堡垒——“马王城”。与温情
的茶王城不同，马王城是一座
纯粹的战争机器。尽管具体形
制已难考证，但从今日残存的
烽火台遗迹中，仍能嗅到当年

“五马争槽”乱世中的血腥气息。
无论是政治象征的茶王

城，还是军事堡垒的马王城，它
们都是泥土夯筑的产物。在南
方的多雨气候与频繁战火面
前，土墙显得脆弱而易朽。茶陵
在等待，等待一次脱胎换骨的

重生，等待石头时代的到来。

石头的史诗：
刘子迈与那头不朽的铁犀

南宋绍定四年（1231 年），
茶陵迎来了它的历史转折点。

彼时，湘南爆发大规模农
民起义，兵锋直指茶陵。时任
湖南安抚使的余嵘和茶陵县
令兼军使刘子迈审视旧治，深
感土城难守。在生与死的拷问
下，他们做出了一个改写茶陵
历史的决定：不再修修补补，
而是另择险要，筑一座真正的

“金城汤池”。
刘子迈是一位具有卓越工

程眼光的实干家。他没有选择
简单的夯土技术，而是开启了
一场浩大的“石构运动”。工匠
们被召集起来，在洣水河畔打
下密密麻麻的松木桩，作为深
基；随后，开采重达数百斤乃至
数千斤的赭红色砂岩条石，以
此垒砌城基与护堤。

这不仅仅是一次建筑材料
的升级，更是一次防御理念的
革命。刘子迈创造性地构建了
一个“军民两用、水陆双防”的
复杂系统：在城南，引洣水入新
开挖的护城河，让活水环绕城
西与城北，形成“濠为堑，据城
而守”的军事闭环；在江岸，以
石堤护城，以城墙防洪，形成

“以堤护城，以城防洪”的水利
闭环。

最令人称绝的一笔，在于
那尊镇守江岸的“铁犀”。为了
压胜常年泛滥的洣水，刘子迈
命工匠铸造了一尊数千斤重的
铁犀牛，置于临河城墙之下。这
尊铁兽昂首向天，怒目圆睁，既
是古人“以犀厌水”的巫术寄
托，更是枯水期与丰水期的水
位标尺。绍定五年（1232年）工
程告竣时，一座周长五里、高两
丈五尺的宏大石城拔地而起。
内夯土、外包红石，辅以石灰糯
米浆勾缝，坚固如铸。

这座城的诞生，标志着茶
陵彻底告别了“因权宜而设”的
土城时代，进入了“因永固而
建”的石城时代。

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残酷考
验。元军南下的铁蹄曾冲击过
它，明清更迭的战火曾焚烧过
它，但它始终屹立不倒。更多的
时候，它是茶陵百姓面对洪水
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每逢汛期，
怒涛拍岸，正是这坚固的石堤
与那尊定海神针般的铁犀，一
次次将灭顶之灾拒之门外。

那尊铸造于南宋的铁犀，
历经近八百个春秋的风吹雨
打，竟无半点锈蚀，至今黝黑光
亮如初。它是冶金史上的奇迹，
更是刘子迈“经世致用”思想的
物质化身。

关隘的回响：
吴头楚尾的兵家必争

茶陵的防御史，不仅写在
县城的石墙上，更刻在湘赣边
界的群山褶皱里。

在茶陵东界，至今遗存着
一道被称为“吴楚雄关”的古老
壕沟。这里位于秩堂镇晓塘村
与江西莲花交界处，一条宽约
30 米的壕沟如刀疤般断开群
山。2014 年，这里出土了战国
时期的青铜鼎、剑、戈等文物，
学者据此论断，此地是楚国控

制罗霄山脉地区、与越文化交
流融合的边境重镇，亦是春秋
战国时期吴国与楚国激烈争夺
的边界线，自古有“吴头楚尾”
之称。邻近的界化垄（高陇镇境
内），同为该防御体系上的重要
孔道，也曾因地处湘赣交通枢
纽而商贾云集，在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有“小南京”之称。

茶陵，因地处要冲，注定无
法在历史的剧变中独善其身。
它是一座被历史不断路过的城
市：三国时期，东吴名将吕岱曾
在此系马，经营荆南；南宋绍兴
年间，岳飞为剿灭流寇曹成，曾
在此屯兵修筑“鄂王城”；明代
末年，张献忠的起义军几度争
夺“吴楚雄关”，将这片土地犁
了一遍又一遍……

史家常言：“凡有城墙，必
为 福 地 ；凡 是 福 地 ，必 遭 兵
燹。”茶陵的每一寸城墙，都浸
透着这种辩证的悲剧感。城墙
因守护富庶而建，却又因战略
价值而招致战火。生活在城墙
内的茶陵先民，他们的命运始
终与整个时代的治乱兴衰紧
紧捆绑。

然而，正是这些如流星般
划过的名将与过客，与那些屹
立或倒塌的城墙一起，共同铭
刻了这片土地坚韧与沧桑并存
的记忆年轮。它们证明了，茶陵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南北对峙、
文化交融的见证者。

活着的遗产：
从防御工事到文化图腾

硝烟散尽，繁华落幕，唯有
石头比时间更坚硬。

当年的茶王城、马王城多
已湮灭，唯有刘子迈奠基的这
座南宋石城，奇迹般地超越了
它的建造初衷。它未能完全阻
挡住后世所有的兵祸，但其坚
固的躯体却成功抵御了无数次
洣水洪流，实实在在地庇护了
一城生灵。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洣水
之滨，依然能看到现存的1536
米古城墙蜿蜒如龙，其中 600
余米为珍贵的宋代原构。迎薰
门（南门）、迎湘门（西门）依旧
巍然屹立，城墙上长满了藤
蔓、青苔和芦苇，如同瓦屋檐
下静坐的老祖母，写满了沧桑
与慈祥。

2013 年，茶陵古城墙被列
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它是湖南省唯一保存完好
的宋代石头城墙，也是中国现
存为数不多的集防御与防洪于
一体的宋代县级城池孤本。

在现代化的城市肌理中，
古城墙不再是冷冰冰的防御工
事，而是一条连接古今的文化
纽带。近年来，修缮后的城楼与
马道重新融入了茶陵人的生
活。老人们在城墙根下晒太阳，
孩子们在铁犀旁嬉戏，千年的
历史在这一刻变得触手可及。

那些曾为分割与防御而生
的砖石，在时光的冲刷下，最终
淬炼成了城市的脊梁。如今，当
你抚摸那些被风雨侵蚀却依然
坚硬的红色条石时，你触摸到
的不仅仅是宋代的工艺、明清
的修补，更是一座城市在历史
长河中，择善地而居、因势利
导、生生不息的生命脉动。

这是一部用石头写就的史
诗，它沉默不语，却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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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皇猷与渺渺诗魂
——一首清代炎帝陵祭祀诗的考辨

段立新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编纂的《炎陵志》中，辑录了一
首题为《恭拟平滇大功告祭炎陵歌》的歌行体诗作。

诗云：“赫赫圣朝，寅承大统。蠢尔九隆，胡敢忘纵。恭
行天讨，命将率众。风靡沧澜，威陵敕雺。银窠陋唐，玉斧鄙
宋。既奏凯歌，爰腾欢颂。祀礼修举，广乐荐用。辉光丰融，
肸蠁上羾。炎陵昭昭，臣心洞洞。以告皇猷，神贶式重。”

这首诗并非泛泛而谈的应酬之作，它背后伫立着一个
庞大的历史背影：康熙王朝平定三藩之乱。然而，当你试图
穿透纸背，寻找那位挥毫泼墨的作者时，却发现历史的迷
雾重重锁闭，留下了一桩耐人寻味的文化公案。

铁马金戈入诗来

通读这篇《恭拟平滇大功告祭炎陵歌》，但觉气象宏
大，笔力雄健，三个乐章层层递进，重现了那个烽火连天又
终归大治的时代。

首层意在“扬威”。诗人以“既奏凯歌，爰腾欢颂”为轴，
先是痛斥吴三桂之流为“蠢尔九隆”（“九隆”乃云南哀牢山
古老传说中的始祖，此处代指盘踞云南的叛军），质问其何
敢数典忘祖、放纵妄为。紧接着，笔锋一转，铺陈大清王师

“恭行天讨”的雷霆之势。最为精彩者，莫过于“银窠陋唐，
玉斧鄙宋”二句——唐朝曾赐南诏“金印银窠”，不仅未能
羁縻边陲，反致养虎为患，故曰“陋”；宋太祖赵匡胤曾以玉
斧划大渡河为界，言“此外非吾有也”，主动放弃云南，故曰

“鄙”。诗人借古讽今，极力宣扬本朝一举平滇、版图归一的
赫赫武功，其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次层意在“叙礼”。围绕“告祭炎陵”之题，诗人铺陈了
“祀礼修举，广乐荐用”的盛大场面。乐舞齐备，礼仪隆重，
香火升腾间，仿佛能见神人交感的庄严气象。

末层意在“祈愿”。“以告皇猷，神贶式重”，直抒胸臆，向
始祖炎帝呈报平定三藩的捷报，祈求神灵护佑国祚绵长。整
首诗既是凯歌，亦是颂词，充满了庙堂之高的庄严与肃穆。

康熙朝的“凯旋回响”

诗歌背后的历史节点，定格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
这年十月，清军铁骑兵临昆明城下。二十九日，穷途末

路的吴世璠自缢身亡，残部开城投降。这场历时八年、波及
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告平息。对于年轻的康熙皇帝而
言，这是他执政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场胜利。

清制极重礼法，凡国有大庆——或新皇登基、或册立
储君、或大军凯旋，必遣官专程赴酃县（今炎陵县）告祭始
祖。战火甫熄，硝烟散尽，康熙帝即循惯例，命督捕理事官
魏双凤为钦差，远赴湖湘。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农历七月初八，炎帝陵前，旌
旗蔽日，雅乐和鸣，一场盛大的“平滇大功”告祭大典隆重
举行。而这首《恭拟平滇大功告祭炎陵歌》，正是这场国家
级典礼的历史见证。

谁是执笔者？一场跨越百年的探秘

诗文俱佳，史事确凿，但在确认作者时，历史却跟我们
开了一个玩笑。

新修的《湖南省特色志丛书·炎帝陵志》与道光版《炎陵
志》一样，将此诗作者署名为彭维铭。书中注释云：“彭维铭，
湖南茶陵人……曾任四川巴州知州。此歌为大典而作。”

乍看之下，言之凿凿。彭维铭乃茶陵名门望族之后，其
兄彭维新更是名震朝野的清代大学士。然而，当我们翻开
尘封的《石砻彭氏族谱》，一个巨大的时间漏洞赫然出现：

族谱记载，彭维铭生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而魏
双凤告祭炎陵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也就是说，大
典举行时，彭维铭尚未出生。即便是他那位官至大学士的
兄长彭维新，当时也不过是个两岁的孩童。显而易见，彭氏
兄弟绝不可能是此诗作者。

那么，作者会是茶陵彭家的另一位才子——彭世滋吗？
道光版《炎陵志》收录了彭世滋的《拟飨神歌》与《小憩

奉圣寺偶感》。前者描绘了“音乐奏，拟刑天……龙潭澄，鹿
原蔚”的祭祀盛景，后者则记录了他在炎陵奉圣寺“萧然闲
卧”的秋日感怀。

这两首诗透露出关键信息：彭世滋确实在某年秋天亲
历了炎帝陵的祭祀大典，且留下了生动的诗篇。更有趣的
是，《平滇歌》的题名为“恭拟”，这往往是文人学士代官拟
作或事后追摹之作。

但是，谜题并未完全解开。据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
记载，彭世滋乃乾隆九年（1744年）甲子科举人。若以此推
算，他生活的年代距离1682年的平滇祭祀已逾一个甲子。

综上所述，虽然《平滇歌》被误植于彭维铭名下，但其
真实作者依然隐于历史的迷雾中。它极有可能是当时随行
官员魏双凤的幕僚所作，抑或是后世文人如彭世滋者，感
怀前朝武功，以“恭拟”之名创作的怀古之作。

无论作者是谁，这首诗都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
魅力，为我们保留了三百多年前那场盛大祭典的珍贵记
忆，让后人得以在字里行间，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

沩山有个“九寨沟”
黄金云

到醴陵沩山，若只看那国家级文物的古窑，未免稍显
遗憾。唯有再探一探深山中那处被称为“沩山九寨沟”的
秘境，这趟旅程才算圆满。

所谓“九寨沟”，实则是山巅的一方平湖。
春雨初歇，微寒尚在，暖风已至。湖畔的群山仿佛一

夜醒来，映山红从茅草丛中、荆棘隙里探出头，东一丛西
一簇，瞬间点燃了整座山岭。远远望去，那份热烈简直要
从枝头溢出来。最妙的是悬崖峭壁间那一株，独踞高处，
背倚青黑岩石，晨饮朝露，暮送夕阳。它开得最是肆意明
艳，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惊叹这不可复制的偶遇。

这株映山红依恋着脚下的山石，却更似乎在凝视着
眼前的湖水——那是一片令人心醉的蓝。

沩山多石灰岩，独特的地质赋予了湖水神奇的魔力。
每当烟雨蒙蒙或山溪喧哗之时，湖水盈满，便化作一块巨
大的蓝宝石沉在山谷。这蓝，深邃而通透，从水底晕染至
水面。风静时，它是并不规则的蓝镜，收纳了岸边的嶙峋
黑石、山顶的挺拔古树；风起时，波光潋滟，又似一匹硕大
的蓝绸在天地间轻轻晃荡。当地老人说，这里原叫仙源
冲，传说是何仙姑路过时遗落的一方蓝纱巾，才化作了这
般梦幻的色彩。

面对这般迷人的水，谁不生出几分亲近之意？可当
你急切地掬水在手，却发现掌心只有清澈，绝无半点蓝
色。那抹深邃的蓝，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像极了一个遥
远的梦。

终有一日，悬崖上那株最艳的映山红，似是听懂了春
风的鼓动。花瓣一朵接一朵，带着几分羞涩与决绝，轻盈
飘落。它们在水面上随风立起，旋转、起舞，宛如身着红装
的芭蕾仙子，在画眉与白头翁的婉转啼鸣中，完成了一场
与蓝水的沉浸式约会。蓝宝石上红星点点，连山风都似乎
屏住了呼吸，不忍打扰这静美一刻。

待到山外芳菲散尽，湖畔的野景才刚刚登场。
藏在深山，时光似乎慢了半拍。此时，湖边的山桃花

——当地人唤作猫桃，才慵懒地爬上枝头，粉嫩细致。这
猫桃个头不大，夏至过后，果皮裹上一层灰白茸毛，通体
转为暗红，便是熟透了。咬上一口，汁多蜜甜，那是大自然
最纯粹的馈赠。早些年，这片山水鲜为人知，满树猫桃成
了鸟雀的盛宴，落果成苗，竟也蔚然成林。

桃林、落花、深潭。若李白云游至此，怕是也要生出
“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感慨吧。

这湖水不仅色泽奇异，脾性也古怪。春夏之交水满，
盛夏时节却常退去一半。烈日炎炎下，湖面反倒笼罩着层
层薄雾，如白纱般曼舞。此时掬水洗脸，清凉宜人，但若探
入深处，水温骤降，寒气侵骨，令人不敢久留。

而一入冬，白雾顿消，即便冰凌挂树、大雪封山，湖水
却温热异常。世人皆知溶洞冬暖夏凉，未曾想这露天的深
湖竟也如此，实乃沩山一奇。

真正的九寨沟，有五彩斑斓的山石，有数不清的游
鱼。沩山的“九寨沟”没有这些。它只有一种纯粹的蓝，简
单、质朴。但也正因没有鱼群的喧闹，才落得这一方大自
在的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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